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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
子
丹
和
趙
文
卓
合
作
電
影
︽
特
殊
身
份
︾
告
吹
，
綜
合
雙

方
透
露
的
理
由
主
要
是
趙
文
卓
不
滿
劇
本
有
大
改
動
，
是
以
他

開
工
一
日
，
拍
了
一
場
打
戲
便
不
拍
了
。

立
即
傳
出
趙
文
卓
罷
演
，
且
已
返
回
北
京
，
又
謂
甄
子
丹
試

圖
打
電
話
給
他
，
希
望
邀
他
回
深
圳
面
談
，
但
趙
文
卓
沒
給
他

面
子
，
沒
答
應
跟
他
坐
下
來
談
這
件
事
。
劇
組
隨
即
披
露
趙
文
卓
耍
大

牌
，
排
場
十
足
，
趙
文
卓
為
此
大
動
肝
火
，
馬
上
發
出
聲
明
指
摘
報

道
，
並
逐
點
反
擊
該
報
道
：
第
一
、
他
在
片
場
並
無
七
位
助
手
；
第

二
、
他
沒
拒
接
通
告
，
更
沒
命
經
理
人
向
電
影
公
司
發
律
師
信
，
提
出

非
分
要
求
；
第
三
、
他
一
直
在
深
圳
，
並
無
返
回
北
京
。
趙
文
卓
指
會

保
留
追
訴
法
律
。

雙
方
餘
怒
未
熄
，
劍
拔
弩
張
，
看
來
事
件
仍
未
劃
上
句
號
，
連
連
出

招
，
招
招
要
命
的
數
臭
對
方
，
再
下
去
變
成
鬧
劇
，
陽
光
男
子
氣
概
十

足
的
兩
大
打
星
，
竟
糾
纏
是
非
不
和
中
，
一
點
不m

an

，
嚴
重
影
響
他

們
的
功
夫
明
星
形
象
。

整
件
事
對
四
方
面
都
造
成
傷
害
，
本
來
最
有
負
面
影
響
的
是
趙
文

卓
，
但
因
甄
子
丹
名
氣
所
累
，
矛
頭
直
指
向
他
，
由
於
他
是
此
片
監

製
、
動
作
導
演
及
演
員
，
外
界
已
有
猜
測
是
他
逼
走
趙
文
卓
，
事
實
卻

是
他
力
邀
趙
文
卓
合
作
，
這
種
猜
測
的
潛
台
詞
是
甄
子
丹
以
權
謀
私
，

大
改
劇
本
突
出
自
己
的
角
色
，
減
趙
文
卓
的
戲
份
，
亦
等
如
說
甄
子
丹

缺
乏
信
心
，
要
踩
低
別
人
捧
高
自
己
。

第
二
位
形
象
受
盡
打
擊
的
當
然
是
趙
文
卓
，
拍
了
一
天
戲
便
不
拍
，

成
為
口
實
，
有
損
他
專
業
演
員
形
象
，
又
落
得
﹁
棄
將
﹂
之
名
，
可
說

是
事
業
上
一
記
重
創
。
他
的
情
況
跟
當
年
周
潤
發
忽
然
拒
演
︽
赤
壁
︾

而
退
出
劇
組
不
同
，
因
該
片
導
演
吳
宇
森
跟
周
潤
發
老
友
鬼
鬼
，
從
沒

公
開
斥
責
或
爆
他
黑
材
料
，
周
潤
發
雖
沾
了
一
些
污
，
但
仍
可
以
全
身

而
退
。

第
三
個
受
事
件
影
響
的
是
趙
文
卓
新
簽
的
經
理
人
張
家
振
，
張
家
振
甚
有
來

頭
，
是
捧
周
潤
發
、
楊
紫
瓊
入
好
萊
塢
的
國
際
級
經
理
人
，
劇
組
和
趙
文
卓
之
間

諸
多
爭
拗
其
實
是
可
以
避
免
的
，
只
要
所
簽
定
的
合
約
每
個
小
節
都
有
列
合
，
一

切
按
照
合
約
精
神
，
根
本
無
需
爭
拗
，
替
藝
人
簽
一
張
保
護
性
強
的
合
約
是
經
理

人
的
重
任
。

第
四
個
受
影
響
的
單
位
是
劇
組
，
有
關
趙
文
卓
的
無
理
要
求
接
連
出
街
，
令
人

懷
疑
是
有
人
刻
意
放
料
，
很
易
聯
想
與
劇
組
有
關
，
對
劇
組
不
公
平
。

兩
位
紅
藝
人
的
糾
紛
牽
出
很
多
問
題
，
明
顯
雙
方
的
危
機
處
理
屬
初
級
班
。

采風F e a t u r e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2012年3月28日(星期三)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甄子丹趙文卓罵戰壞形象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俞
平
伯
晚
年
對
﹁
紅
學
﹂
研
究
，
有
了
新
的
了

悟
。
他
在
香
港
發
表
︽
評
︿
好
了
歌
﹀︾
的
演
講
，
很

受
學
界
激
賞
。

俞
平
伯
指
出
：

︽︿
好
了
歌
﹀
解
注
︾
與
︽
紅
樓
夢
︾
不
相
當
，
不

是
由
於
偶
然
的
。
一
、
廣
狹
不
同
。
︽
紅
樓
夢
︾
既
是
小

說
，
它
所
反
映
的
面
是
有
限
的
，
總
不
外
乎
一
姓
或
幾
家

的
人
物
故
事
。
︽
好
了
歌
︾
則
不
同
，
它
的
範
圍
很
廣
，

上
下
古
今
、
東
南
西
北
，
無
所
不
可
。
︽
紅
樓
夢
︾
故
事

自
然
包
孕
其
中
，
它
不
過
是
太
倉
中
的
一
粟
而
已
。
妙
在

以
虛
神
籠
罩
全
書
，
如
一
一
指
實
了
，
就
反
而
呆
了
。

二
、
重
點
不
同
。
︽
紅
樓
夢
︾
講
的
是
賈
氏
由
盛
而
衰
，

末
世
的
迴
光
返
照
，
衰
而
不
復
盛
。
然
而
︽
解
注
︾
的
意

思
卻
不
是
那
樣
，
它
的
重
點
正
在
衰
而
復
盛
上
，
卻
並
不

與
︽
紅
樓
夢
︾
本
書
相
抵
觸
，
因
得
旺
氣
者
另
一
家
也
。

說
起
俞
平
伯
研
究
︽
紅
樓
夢
︾，
有
一
段
令
人
唏
噓
的
故

事
。俞

平
伯
曾
自
況
自
喻
地
說
：
﹁
我
僅
是
讀
過
︽
紅
樓
夢
︾

而
已
，
且
當
年
提
及
﹃
紅
學
﹄，
只
是
一
種
笑
談
，
哪
想
後
來
竟
認
真

起
來
。
﹂

造
物
弄
人
，
套
韋
柰
所
說
的
：
﹁
傅
斯
年
、
顧
頡
剛
兩
位
在
各
自

的
學
術
領
域
取
得
了
世
人
矚
目
的
成
就
，
卻
都
沒
有
成
為
﹃
紅
學

家
﹄，
唯
獨
外
祖
父
在
﹃
紅
學
﹄
領
域
佔
據
他
應
有
的
一
席
之
地
。
﹂

俞
平
伯
的
妻
舅
許
寶
騤
曾
撰
文
介
紹
俞
平
伯
的
處
女
作
︽
紅
樓
夢

辨
︾
原
稿
失
而
復
得
的
曲
折
經
過
：

時
值
年
富
力
健
的
俞
平
伯
，
歷
時
三
個
月
寫
完
了
︽
紅
樓
夢
辨
︾，

﹁
興
沖
沖
地
抱
㠥
一
捆
紅
格
紙
上
謄
寫
清
楚
的
原
稿
，
出
門
去
看
朋
友

︵
也
可
能
就
是
到
出
版
商
家
去
交
稿
︶。
傍
晚
回
家
時
，
只
見
神
情
發

愣
，
仿
若
有
所
失
。
哪
知
竟
真
的
是
有
所
失—

稿
子
丟
了
！
原
來

是
僱
乘
黃
包
車
，
把
紙
卷
放
在
座
上
忘
了
拿
，
等
到
想
起
去
追
，
車

已
遠
去
，
無
處
可
尋
了
。
俞
平
伯
夫
婦
木
然
相
對
，
心
裡
別
提
有
多

彆
扭
了
。
偏
偏
事
有
湊
巧
，
過
了
幾
天
，
顧
頡
剛
先
生
︵
或
是
朱
自

清
︶
來
信
，
說
他
一
日
在
馬
路
上
看
見
一
個
收
舊
貨
的
鼓
兒
擔
上
赫

然
放
㠥
一
堆
文
稿
，
不
免
走
近
去
瞧
，
竟
然
就
是
﹃
大
作
﹄。
他
驚
詫

之
下
，
便
花
了
點
小
錢
收
買
回
來
。
於
是
﹃
完
璧
歸
趙
﹄。
﹂

俞
平
伯
憶
及
此
事
，
感
慨
良
多
，
他
曾
對
韋
柰
說
：
﹁
若
此
稿
找

不
到
，
我
是
絕
沒
有
勇
氣
重
寫
的
，
也
許
會
就
此
將
對
︽
紅
樓
夢
︾

的
研
究
擱
置
。
﹂

錢
鍾
書
先
生
說
，
﹁
假
如
﹂
是
一
個
最
快
樂
的
字
眼
，
對
俞
平
伯

來
說
，
也
可
以
作
如
是
觀
。

假
如
俞
平
伯
失
去
了
稿
件
，
假
如
他
沒
有
出
版
︽
紅
樓
夢
辨
︾，
就

不
會
發
生
一
九
五
四
年
批
判
他
的
紅
學
研
究
，
文
革
也
不
會
被
當

﹁
資
產
階
級
學
術
權
威
﹂
來
揪
鬥⋯

⋯

。

俞
平
伯
是
解
放
後
﹁
文
壇
三
公
案
﹂
的
主
角
之
一
。
其
餘
兩
個
主

角
是
︽
武
訓
傳
︾
的
姚
克
、
﹁
胡
風
反
革
命
集
團
﹂
的
胡
風
。

俞
平
伯
對
︽
紅
辨
︾
失
稿
往
㢌
，
不
勝
感
慨
。
他
曾
在
一
封
信
中

指
出
：
﹁
稿
子
失
而
復
得
，
有
似
塞
翁
故
事
，
信
乎
﹃
一
飲
一
啄
莫

非
前
定
﹄
也
。
垂
老
話
舊
，
情
味
彌
永
；
而
前
塵
如
夢
，
㢌
之
愈
覺

迷
糊
，
又
不
禁
為
之
黯
然
矣
！
﹂

感
情
內
儉
的
俞
平
伯
，
對
影
響
他
一
生
的
這
一
本
著
作
，
其
慨
歎

之
情
，
躍
然
於
紙
。

俞
平
伯
因
老
早
受
到
批
判
，
他
對
︽
紅
樓
夢
︾
還
有
不
少
未
竟
的

計
劃
，
皆
因
手
頭
上
沒
有
資
料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靠
邊
站
，
文
革

時
所
有
參
考
書
都
被
抄
走
，
所
以
無
從
下
手
。

他
晚
年
對
韋
柰
說
：
﹁
老
實
講
，
我
還
有
很
多
想
法
，
例
如
我
一

直
想
搞
的
︽
紅
樓
夢
一
百
問
︾，
還
有
過
去
所
談
的
也
有
許
多
不
妥
之

處
，
應
予
糾
正
。
但
手
頭
上
沒
有
資
料
了
，
還
搞
什
麼
。
﹂

這
是
俞
平
伯
的
遺
憾
。

︵︽
俞
平
伯
與
紅
學
︾
之
二
︶

俞平伯的遺憾
彥　火

琴台
客聚

老
廣
州
的
西
關
口
太
平
南

路
︵
現
在
的
越
秀
區
人
民
南

路
︶
近
槳
欄
路
十
三
行
交
界

有
一
條
大
街
名
﹁
狀
元
坊
﹂，

相
傳
是
紀
念
古
南
海
縣
的
兩

個
狀
元
郎
。
第
一
位
是
南
宋
咸
淳

年
︵
一
二
一
七
年
︶
狀
元
張
鎮

孫
，
此
人
原
籍
番
禺
，
曾
任
南
海

知
縣
，
史
載
是
個
廉
官
，
正
直
愛

民
，
向
主
張
﹁
國
家
以
民
為
脈
﹂，

一
二
七
六
年
元
軍
滅
宋
南
下
，
張

死
守
廣
州
城
元
軍
水
陸
大
撲
廣

州
，
張
詐
降
以
保
百
姓
，
元
兵
和

平
入
城
後
，
他
即
在
城
北
大
庚
嶺

自
殺
。
文
天
祥
後
來
扶
南
宋
追
封

他
為
殉
國
忠
臣
，
狀
元
坊
便
為
紀

念
此
殉
國
名
臣
。

及
至
一
四
六
七
年
明
朝
中
葉
，
此
處
出
了
第

二
個
南
海
才
子
倫
文
敘
，
明
弘
治
正
德
年
間
，

父
子
俱
中
狀
元
，
所
以
狀
元
坊
是
紀
念
兩
個
才

子
，
真
真
正
正
的
狀
元
福
地
。
相
傳
之
下
此
街

為
專
出
狀
元
戲
服
婚
嫁
喜
帳
之
名
街
，
輾
轉
之

下
出
了
兩
樣
名
品
，
先
是
有
不
少
婚
嫁
假
金
器

飾
物
﹁
朱
義
盛
﹂
的
集
中
地
，
相
傳
這
種
鍍
銅

假
金
有
欺
天
之
詐
，
第
一
家
﹁
朱
義
盛
﹂
名
店

的
招
牌
掛
不
起
來
，
要
不
正
正
斜
斜
吊
在
門

側
，
有
一
次
真
正
狀
元
郎
倫
文
敘
路
過
手
多
多

伸
手
扶
正
，
才
令
狀
元
坊
真
正
揚
名
。
狀
元
坊

旁
有
小
街
﹁
光
雅
里
﹂，
開
有
多
家
殯
儀
店
，

有
一
批
專
替
喪
主
家
人
做
﹁
臨
記
﹂
的
﹁
哭
郎
﹂

︵
粵
人
俗
稱
喊
口
佬
︶
盤
桓
其
間
等
待
聘
請
，

這
些
不
幸
赤
貧
子
弟
不
少
是
同
性
戀
者
，
亦
做

男
男
應
召
生
意
。
粵
人
稱
他
們
是
﹁
契
弟
﹂，

因
此
廣
州
人
有
句
俗
諺
﹁
盲
公
過
光
雅
里

—

冇
眼
睇
你
班
契
弟
﹂，
此
語
至
今
廣
州
仍

有
人
講
，
但
卻
沒
什
麼
人
知
其
來
處
了
。

這
條
人
民
南
路
並
行
之
槳
欄
路
五
六
十
年
代

很
聞
名
，
是
廣
州
專
賣
野
味
飛
禽
之
集
中
地
，

近
十
年
吃
狗
肉
野
味
穿
山
甲
之
類
之
店
已
絕

跡
，
廣
州
已
向
文
明
都
市
改
進
，
而
狀
元
坊
街

名
仍
在
。
再
稍
向
北
走
便
是
接
壤
光
復
路
上
下

九
甫
步
行
街
之
商
業
中
心
區
，
今
遊
廣
州
者
必

遊
此
處
，
其
實
都
是
踩
㠥
歷
史
典
故
的
千
年
五

羊
城
足
跡
呢
。

盲公過光雅里
阿　杜

杜亦
有道

剛
讀
完
由
美
國
記
者
芭
芭
拉
．
德
米

克
所
著
的
︽
我
們
最
幸
福
︾，
﹁
何
謂
幸

福
﹂
這
問
題
不
禁
在
腦
海
中
盤
旋
不

散
。先

介
紹
一
下
這
書
：
書
名
︽
我
們
最

幸
福
︾
五
字
乃
是
朝
鮮
用
來
歌
頌
獨
裁
者
金

日
成
、
替
兒
童
洗
腦
的
歌
詞
，
書
中
的
內
容

則
是
由
作
者
替
大
量
﹁
脫
北
者
﹂︵
從
朝
鮮
這

個
極
權
國
家
逃
出
來
的
人
士
︶
進
行
訪
問
，

再
結
合
她
親
自
到
訪
朝
鮮
的
觀
察
以
及
大
量

的
資
料
、
文
獻
及
數
據
所
撰
寫
而
成
，
並
以

近
乎
小
說
式
的
敘
事
筆
法
，
揭
露
這
個
封
閉

國
度
的
真
貌
。

這
書
所
展
現
的
貧
困
及
因
極
權
而
變
得
荒

謬
的
朝
鮮
生
活
固
然
讓
人
震
驚
，
不
過
作
者

沿
襲
自
美
國
著
名
作
家
及
記
者John

H
ersey

的
寫
作
手

法
更
令
人
嘆
為
觀
止
。
芭
芭
拉
．
德
米
克
藉
㠥
描
寫
多

位
不
同
年
紀
及
階
層
的
受
訪
者
於
不
同
時
期
的
生
活
，

有
血
有
肉
地
串
連
出
朝
鮮
的
歷
史
，
不
但
讓
人
看
到
朝

鮮
較
客
觀
的
面
貌
，
也
令
讀
者
感
受
到
箇
中
的
苦
樂
人

情
。
當
我
看
到
書
內
的
人
物
經
歷
痛
失
親
人
、
監
禁
、

飢
荒
等
災
難
後
逃
到
韓
國
時
，
不
禁
感
動
得
灑
下
眼

淚
，
它
所
留
給
我
的
震
撼
遠
比
普
通
的
小
說
深
遠
。

近
日
我
不
斷
反
問
自
己
及
詢
問
身
邊
人
幸
福
到
底
是

什
麼
，
不
同
的
人
對
此
均
有
截
然
不
同
的
定
義
及
答

案
，
令
我
最
印
象
深
刻
、
也
最
認
同
的
一
個
，
就
是

﹁
做
到
自
己
想
做
的
事
﹂—

—

換
句
話
說
，
幸
福
其
實
是

一
種
主
觀
的
標
準
，
它
與
財
富
、
物
質
，
甚
至
是
所
處

的
環
境
可
以
完
全
無
關
，
也
正
如
佛
法
所
說
，
萬
法
唯

心
所
造
。

另
一
點
有
趣
的
是
，
當
我
翻
查
﹁
幸
﹂
字
從
何
而
來

時
，
發
現
它
本
是
古
字
的
﹁
手
銬
﹂，
到
底
後
來
如
何
引

申
出
﹁
幸
運
﹂
這
意
思
，
實
在
難
以
稽
考
。
不
過
借
題

發
揮
的
話
，
可
以
說
成
就
是
因
為
有
被
手
銬
扣
㠥
的
不

幸
人
和
不
幸
事
，
我
們
才
更
懂
得
珍
惜
幸
福
！

我們最幸福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商
務
印
書
館
最
近
出

了
一
本
新
書
，
書
名
是

︽
小
動
作
的
背
後
︾，
作

者
是
中
國
政
法
大
學
法

律
信
息
中
心
主
任
姜
振

宇
。
封
面
折
頁
介
紹
姜
博
士

是
﹁
中
國
心
理
應
激
微
反
應

測
試
研
究
第
一
人
，
領
導
國

內
首
家
應
用
心
理
應
激
微
反

應
進
行
測
謊
的
研
究
團

隊
。
﹂

姜
博
士
說
，
人
在
受
到
有

效
刺
激
時
，
會
不
由
自
主
顯

示
出
不
受
思
維
控
制
的
真
實

反
應
，
這
就
叫
微
反
應
。
書

中
歸
納
出
人
人
都
有
八
種
的

微
反
應
：
凍
結
反
應
、
安
慰

反
應
、
逃
離
反
應
、
仰
視
反

應
、
愛
恨
反
應
、
領
地
反

應
、
戰
鬥
反
應
和
勝
敗
反

應
。了

解
這
八
種
微
反
應
，
就

可
以
在
具
體
的
情
境
下
，
對

別
人
的
情
緒
和
心
理
作
出
準

確
的
判
斷
，
能
夠
對
別
人
作
出
準
確
的

判
斷
，
就
可
以
有
效
作
出
應
對
措
施
，

特
別
可
以
掌
握
到
別
人
是
不
是
在
說
實

話
。對

於
一
個
人
流
汗
即
表
示
他
在
說
謊

的
講
法
，
我
翻
閱
這
本
︽
小
動
作
的
背

後
︾，
發
覺
並
無
流
汗
與
說
謊
相
關
的
說

法
。人

在
緊
張
時
會
流
汗
，
感
覺
到
炎
熱

會
流
汗
，
在
一
些
辯
論
的
場
合
，
通
風

系
統
好
不
好
，
是
否
感
到
炎
熱
，
抑
或

初
次
參
加
辯
論
而
緊
張
至
流
汗
，
都
會

是
流
汗
的
主
因
，
所
以
相
信
流
汗
和
說

謊
並
無
絕
對
關
聯
。

或
者
讀
者
看
過
︽
小
動
作
的
背
後
︾

之
後
，
從
書
中
說
的
八
種
微
反
應
中
，

可
以
學
會
更
準
確
地
觀
察
出
誰
在
說

謊
。 微反應

興　國

隨想
國

最
近
好
評
如
潮
的
︽
深
夜
食

堂
︾，
漫
畫
版
在
台
灣
已
出
版
至

第
五
集
，
在
香
港
的
大
書
店
顯
然

也
故
意
放
在
當
眼
位
置
推
薦
催

谷
，
那
當
然
是
有
心
人
的
所
為
，

而
且
也
值
得
大
力
支
持
。
漫
畫
原
作
者

安
倍
夜
郎
出
身
自
四
國
高
知
的
偏
遠
之

地
四
萬
十
市
，
這
個
只
得
三
萬
多
人
居

住
的
小
鎮
，
可
說
是
日
本
最
美
的
後
花

園
之
一
，
舉
國
馳
名
的
四
萬
十
川
對
外

人
來
說
跡
近
是the

best
kept

secret

。
安

倍
於
早
稻
田
大
學
畢
業
後
，
在
廣
告
界

打
滾
了
二
十
年
之
久
，
直
至
四
十
一
歲

才
出
道
，
且
毅
然
辭
職
決
志
以
專
業
漫

畫
家
為
業
，
那
份
勇
氣
及
狠
勁
，
本
身

已
屬
充
滿
情
味
的
都
會
傳
奇
。

︽
深
夜
食
堂
︾
一
直
以
兩
條
腿
走
路
。
一
端
是

溫
情
線
，
透
過
店
主
︵
日
劇
版
由
小
林
薰
主
演
令

人
物
生
色
不
少
︶，
執
持
不
慍
不
火
的
態
度
，
把
都

市
人
似
有
還
無
若
即
若
離
的
江
湖
羈
絆
精
準
拿

捏
，
代
表
作
自
然
是
︿
貓
飯
﹀。
美
幸
︵
日
劇
版
由

田
㟸
智
子
飾
︶
是
一
個
不
得
志
的
演
歌
歌
手
，
她

喜
歡
在
清
晨
到
食
堂
光
顧
一
碗
﹁
貓
飯
﹂︵
把
刨
好

的
柴
魚
乾
鋪
在
白
飯
上
，
再
灑
上
醬
油
進
食
︶。
後

來
店
主
介
紹
了
一
位
作
詞
人
為
她
寫
曲
，
終
於
她

一
炮
而
紅
，
卻
在
當
紅
時
染
上
惡
疾
而
迅
速
離
世

—

人
間
有
情
，
哀
而
不
傷
是
漫
畫
的
基
調
。

另
一
條
腿
是
針
對
東
京
的
法
外
一
族
而
發—

漫
畫
中
出
現
大
量
的
異
色
人
物
，
由
黑
社
會
混

混
、
脫
衣
舞
孃
、
變
性
人
、
人
妖
、
小
偷
、
女
刑

警
到
Ａ
Ｖ
男
優
等
，
全
都
不
分
上
下
高
低
匯
聚
在

食
堂
中
，
彼
此
出
出
入
入
，
可
能
相
忘
於
江
湖
，

但
在
食
堂
卻
存
在
藕
斷
絲
連
的
相
濡
以
沫
的
關

係
，
即
使
彼
此
身
份
屬
對
立
。
第
一
冊
中
︿
醬
油

與
調
味
醬
﹀
便
鋪
陳
兩
名
食
客
的
死
硬
口
味
︵
如

題
︶，
其
實
卻
是
一
體
兩
面
，
同
樣
固
執
及
拗
頸
的

漢
子
，
結
果
最
後
因
有
女
刑
警
在
食
堂
出
現
，
才

得
以
知
道
兩
人
是
以
同
一
手
法
犯
案
的
小
偷
。
人

生
世
相
就
是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巧
合
存
在
，
天
知
道

與
你
同
處
共
坐
的
鄰
客
又
屬
甚
麼
來
路
呢
！
︽
深

夜
食
堂
︾
仍
在
﹁
進
行
中
﹂，
大
家
可
隨
時
趕
上
此

風
潮
，
投
入
去
成
為
書
面
食
客
的
其
中
一
人
。

深夜食堂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必須終生與之打交道的人，可能既不是親戚也
不是朋友，而是一名敬業而熟悉的牙科醫

生。
多年以前因為忙於謀生忽略健康，生生忙壞了

幾顆牙齒。於是去一家有名的牙科醫院就診。年
輕的牙科醫生說，你的牙齒很糟糕，需要一個方
案好好整治。 想到從此要頻繁光顧醫院，就讓人
心生煩惱。百無聊賴地坐在診室外等候，從醫院
的廣播、版報宣傳上開始了關於牙的啟蒙。牙齒
健康絕非小事，牙病是百病之首。例如牙周病人
中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婦科病的發病率以及
婦女的流產率等，都要比牙齒健康者高出好幾
倍，道理很簡單—病毒從口入。保持牙齒健康
很簡單，一是經常看牙醫以消滅隱患，二是保持
正確的刷牙習慣。仔細看了刷牙知識，原來自己
活了幾十年竟不會刷牙。豎行輕刷、餐後必刷，
甜食後漱口的幾大原則全都沒有遵守。
牙齒健康關係㠥身心健康，乃至終生幸福。有

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齒，比有一口爛牙的人更容易
成功。只要好好愛護關注牙齒，80歲還有口好牙
並非可望不可及。據說，日本以及歐洲等許多發
達國家，都有公民終生全口自然牙的宏偉目標以
及實施細則。人家愛護牙從娃娃抓起，人人會定
時看牙醫。在愛牙精神科普下，我痛心疾首，以
往忌止沒有呵護，簡直是在自毀牙齒。咬核桃、
愛甜食等惡習讓肩負重任的幾顆牙都受了重傷。
補第一顆牙是在多年前生完孩子之後，那時為自
身零件不再原裝而感傷。
到了醫生建議植牙以及做牙冠之時，我心已麻

木，想的是趕緊亡羊補牢為過錯買單。醫生說，
牙根尚好的牙做牙冠就可以；對已經拔掉的牙最
好方案就是植牙，辦法是種進人工牙根再放上牙

冠，這樣對周圍牙影響最小，也最好用。為了方
便，我選擇分別在兩家醫院再造牙齒。「牙齒工
程」讓我與牙醫建立了永久聯繫。
那位年輕牙醫為我做牙冠。他文質彬彬，說一

口南方味道的普通話，對待病人輕言細語。嚴實
的醫用口罩上，那雙銳利而聰慧的眼睛全神貫
注。想想多少學子本連碩讀了近10年，畢業後終
生站在牙科診台，不覺深感同情。我喜歡跑來跑
去變幻不定的活兒，有選擇的話絕不會去當牙
醫。據說，立志當牙醫者一定要培養一種業餘愛
好，因為牙醫生涯非常單調。不過那位年輕牙醫
的眼睛清澈，如春日白雲中透出的藍天，讓人心
地清新。我想他一定很熱愛自己的專業。牙冠做
好之後，年輕醫生鄭重地叮囑：「牙，一定要省
㠥使。」
因為種植牙齒過程長，我便去了離家更近的另

一家牙科醫院。十多年前種植牙齒在北京剛剛起
步，由於費用昂貴、過程漫長試者不多。當我掛
了號問大夫能否植牙時，那位中年大夫戴㠥口罩
的臉立即因為高興而漲得通紅，他激動地說，當
然能！那時候植牙門診剛開，應者寥寥，急需先
行者帶路，我就是送上門來的先行者之一。
二零零零年植一顆牙的價格是4500元，相當於

那時我一個月的收入。但我想的是彩電可以不買
牙不能不植。幾個月的缺牙歷程，除了讓我飽嘗
不能好好吃東西之苦，還體驗㠥人前不敢張嘴的
尷尬。於是迅速通過驗血、查心臟等系列體檢，
大夫高興地操㠥地道京腔說：「身體狀況良好，
手術沒問題！一次兩顆都植了吧？」我不放心地
說，還是一顆顆來吧。我想把可能的風險降到最
低。在醫院宣傳欄中，我已看到種植牙齒由於對
他牙影響小使用壽命長，已經成為國際流行的牙

科修復術。但是由於是一門新的修復術，依然不
能排除風險。
手術是京腔大夫與科主任一起做的。我緊張等

待的時候，兩位大夫邊進行手術準備邊輕鬆地聊
天，內容是發達國家人性化的牙科醫療模式。靠
在診椅上忐忑不安的我想，原來牙科大夫也有㠥
豐富的人文情懷，原來小小牙齒中也有㠥精彩的
世界。
兩位大夫鎮定自若、緊張有序地忙碌，不一會

兒手術便做好了。臉微腫了幾天便消退癒合了，
接㠥就是幾個月的牙床恢復，做平台，植牙根，
做牙冠。我耐心地頻繁光顧京腔大夫的診室，靜
靜地坐在潔白的診室中，聞㠥淡淡的消毒水味
道，望㠥診室窗外對面的老式居民樓。第一顆牙
植完後，京腔大夫滿意地說，手術很成功！於是
我又植了第二顆牙，那時植牙價格已經漲到6000
多元一顆了。現在植牙價格漲到兩萬，於是有人
開玩笑說我的牙也增值了。
因為要兼顧謀生，看牙過程就很漫長，先後三

年多時間才植完了兩顆牙齒。後來每一兩年要去
複查一下，就與京腔大夫成了「老熟人」。那時謀
生特忙，為省時間總是下午上班之前才匆匆而
去，隨身帶㠥上班用的大包材料，大夫善意地笑
笑，似乎在同情我謀生的辛苦。他說，他愛人在
一家知名外企搞銷售，也是很忙的。我想，超穩
定的牙醫丈夫與風風火火的外企妻子之搭配很合
適，中和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京腔大夫相當敬業，對每位病人都和善而耐

心，加上醫術精湛，病人總是排隊。每當大夫為
我看牙時，我總是恭恭敬敬，表示㠥對大夫的由
衷尊重。因為牙齒的命運操縱在他的手上。牙科
大夫當然也不是看病機器，而是血肉豐滿的人。
看到他身㠥白褂白帽藍口罩一絲不苟地工作，也
看到他與同事偶爾的輕鬆玩笑。偶然，也與大夫
聊幾句與牙無關的話題。十幾年間，看㠥大夫由
中年而壯年，慢慢地變老。
牙科有個不成文的規矩，一顆牙是哪位大夫看

的，就一直由他負責。我想，一個人只要看過一
次牙，就可能終生與一位牙科大夫建立了聯繫；
反過來呢，一個牙科醫生的記憶中，一定有㠥無
數人的牙齒履歷。大夫把病牙治好，也目睹病人
以及他的牙齒慢慢磨損，慢慢不能修復，慢慢變
成一口假牙。翻看㠥那些過了一年、兩年甚至十
年八年的病歷，看㠥他曾經的病歷手跡，是不是
也會有年華如水的感慨？如果一個知名牙科醫生
突然跳槽，他會拋下多少與他定期會面的病人，
還有他們的牙齒？他帶走的不僅是醫術，更有無
數牙齒的歷史，無數人的心靈慰藉。畢竟，一位
熟悉的牙醫，是我們盡量避而少見，卻又願意見
到的特殊朋友。
一晃，牙齒整治工程已過了十幾年，由於精心

愛護，我的牙保持了良好的狀態。尤其是種植的
兩顆牙，如同自然牙般發揮㠥作用，讓我簡直忘
掉了它們的人工屬性。每逢年檢，大夫都會看㠥
X光片操㠥京腔響亮地說：「不錯，保持得很
好！」這是他的傑作。他已經成為一位資深的牙
齒修復專家。
前不久牙冠出了點兒問題，我又去了曾做過牙

冠的那家大醫院。預約掛了那位年輕牙醫的號，
他還堅守在崗位上。自從做過牙冠，我並沒有遵
照醫囑常去檢查，於是已有10年沒去那家醫院。
那家醫院已經裝修一新。簡陋的診室變得寬敞而
明亮。那位大夫還在專注工作，雖然不再年輕，
但眼光依然清澈。他看㠥我那發黃的病歷，從褪
色的筆跡裡記起了我的兩顆牙。他仔細地檢查了
一下，又仔細地寫新一頁病歷，兩篇病歷相隔十
年。大夫說：「狀態還好，能維持就不必處理，
不然會打破牙齒之間的平衡關係，為什麼要那麼
完美呢？」我頓時輕鬆，明白正因容忍不完美，
生命才有了和諧。又聽㠥大夫用南方味道的普通
話叮囑如何保護牙齒，心裡裝㠥對牙醫專業的尊
重。
與病人一同慢慢變老的牙醫，平凡而偉大。人

人擁有一口潔白牙齒的民族，肯定是強盛的。

牙科情懷


